
◎ 春华·获奖作品选集 

190 

第七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

 

母亲不是娘 

 

张  伟 

（文法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级） 

 

简  介 

 

这是一篇彰显母爱的文章。一般只会见到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养

育子女，子女如何汇报父母鞠育之恩的文章，《母亲不是娘》中的

母亲却是一个实在的疯子，但正是这“疯”字背后，描绘了母亲的

那深沉的母爱。它不需要理智，也无需多言，最后哪怕是生命，她

们也在所不惜，这就是母爱，深切而伟大。最后也只有“我们”跪

在母亲的坟头，想着从未深爱过的“妈妈”。 

 

城里的人们幻想着乡村的生活，有自己的一片地，种些喜爱的

青菜，闲时来往山间捕蝶，夜里悠然的席于山间，头抵地、面朝天，

看着繁星满天，盼着与流星的不期而遇，许个愿——一个本不可能

实现，却傻傻等的愿望。 

这样的生活，美好得有些惬意，又显得不够真实，而我的家却

落于这般世界，确有山鸟啼鸣，确有潺潺流水，自然在这里已经太

自然了。可我却想不出一个能让我对这里满意的理由，可能司空见

惯，也便失去意味，没了美，没了幻想。 

可能你不相信世上确有这样的地方，泉水叮咚、花香鸟语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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迹罕至，一切的一切伸手即可触到，保存得那样好，也许这是世上

唯一没有利欲的地方吧。我就生在这里，这个原本不大的地方，很

普通——一个四口之家，奶奶、爹、我、还有一个女人，在我的记

忆里，没有对这个女人的概念，那时的我也不想有对她的丝毫记忆。 

爹是个粗人，却很老实，我的概念中，粗人都很老实，聪明人

都太狡猾而不好对付。每个人都想强，真的强了，也就都不相让。

还是我们这好，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世外桃源，仅有的通向县城的路，

还要走过一段悬崖，大家既能自给自足，也就安于现状，没人想主

动了解外面的情况。村里人既很少，谁也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，

男人多了，没有女人就是问题，谁来延续香火。年岁稍大的人都会

早早地思考这个问题，着急而又要想个办法。听说第一个走出山的

人落了崖，还是个壮汉，但为了家族，也就顾不了这许多。安土重

迁的人们不愿全部搬出，于是就有了成功的人带了女人回来，娶妻、

生子，就这样断断续续地“走了”一代，又“走来”一代。可能我

是村中的第六七代人了吧。先祖没人知道了，也没人想知道，也没

处打听去。奇怪的是，村里偏得生的都是男娃，生时高兴，娶时又

要发愁，每隔四五年就有人大胆出山，找婆姨回来生孩子，想必纯

朴的村人也学会了“骗”，要不谁会来这个鬼地方。 

山中有几块地，村人都叫它“冲”，村人多姓“姚”，也便叫它

“姚冲”了。我的家就筑在其中的一块平地上，屋前，我想也只好

叫它“屋”了，离真正的“房”实在差得远，屋前有一块空地，开

春晒种，秋后晒粮，真是块好地，冬天下雪可就够难为人的了。离

屋不远有棵枣树，这可能是我儿时唯一美好的记忆，从小我就很爱

吃枣，既是唯一的零食，也便爱得很。每到枣熟，我便伸手去抓，

但“个子”往往成了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，我也只好爬上去了，因

为这我被骂了不知多少次。后来我发现，用杆子打树，枣子也能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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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来（但我从没像牛顿一样想到点别的什么，这也是个遗憾），一

杆子下去，就有一大堆可捡。可就这样，习惯了，也觉不新鲜了，

捡枣时总被奶奶看见，那时我就不能明白，奶奶怎么总能捉到我，

而后免不了被骂几句，但从没挨过打。可能有些新想法并不是想出

来的，恰恰是逼出来的，这也更有用，一杆子下去，要马上提着布

袋去接，用力要均匀，而且要准，这样枣子才能掉到一块去。奶奶

自然也就无法想到枣子为何不翼而飞了，但在她那仿佛不需要骂你

的理由，只要她认为你错了，就只好束手就擒，任何挣扎都是徒劳。

奶奶是个本分的农家女，没有见过大世面，自然不识字，也没用处，

因为村里人少，也不用外出。奶奶幸运地留了一双大脚，这对于农

家人来说，也许是最大的恩惠，可能她也不记得自己的确切年纪，

看额头的皱纹，可能也七十多了。乡下人就这样，为了多些劳力可

能女人会生几胎，可每每只活下来两到三个，生产力低的地儿，也

都这样，有时上厕所，孩子就流了，自己也不觉得伤心，这就是司

空见惯。爹很幸运，听奶奶讲，爹是六个孩子中唯一活下来的，爹

和奶奶也就差了近 40 岁，按平常，我该叫奶奶作“太奶奶”了，

爹既是“独苗”，也就备受重视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偏又在10岁那年

把腿摔断了，成了跛子。听说奶奶那几天哭得眼都快瞎了，头发也

慢慢地掉光了，这样的孩子以后怎么活，好几次爹差点被奶奶扔了，

现在看来奶奶的决策还算英明 ，要不她现在真得无依无靠了。 

山里面能够到的地方里，只有绿树、花草，泉水……一大堆对

我们的生存没什么贡献的东西，可能现在的人不这么想，也不敢想

了吧。 

对面山上的汉子，不知从哪骗来一个俊俏的女人，听说，多数

情况下也只能听说了，听说还是个识字的女人。女人有很大的本事，

她来后村里面显得有趣多了，不仅能听到外面的事，也能学到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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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本领，“乡下人就在乎这”，这对他们有实在影响的事，其他的

一切跟他们没多大关系，有关了，他们也改变不了。村上又陆续来

了几个有文化的家伙，大家都没文化，他们自然显得与众不同，可

并不因为他们本身有魅力，但村里好就在此，谁比我强了我便学学

他，甚至保护她，但现在人好像都变了，真的变了。但慢慢的他们

掌握了这个村的主动。奶奶说我的太爷爷的爷爷，就立志要给家里

培养个文化人，于是从那辈起，就想着法开荒种地，攒粮食，存点

底儿，几代人的辛苦劳作就有了自家的“不动产”（可能“地主”

也是这么过来的），说是“不动产”，也无非就是已垦好的几块田罢

了（好一点的可能会有几个家仆），这和村外的一切自然没法比，

但这是宝，几代人的宝，很多家族可能就是这样固定繁衍下来的，

子孙们就不得不孝老、爱长了，他们自无法选择这种传统，唯一能

做的只有接受，接受这种家族观念，也有义务把它传给她们的子孙，

不管你喜不喜欢。到了我这辈可能到时候了，奶奶心想：总得让他

出去，去学点东西，回村后不受欺负，也能让人高看一眼，淳朴的

想法却给了子孙们接受新东西的机会，就这样一代代的中国人有了

文化，有了仕途，也有了地位。 

这一切，一切的辛苦与心愿中，有一个女人却是我永不能解开

的，听奶奶讲，不知“她”是怎么来的，居然能走过山崖，跑到这

人迹罕至的鬼地方，也许是躲灾荒来的，也许是被哪个汉子拐来的。 

可能，或许我应该叫这女人“娘”，但这对我来说显然太难了，

她简直是个累赘。奶奶说：“她没人要可能是因为丑吧！你想你爹

是个跛子，也定没人肯嫁过来，正好她也可怜，我就要了她，好续

个香火。”这种婚姻注定是无法幸福，这种结合中国也多得很，试

想，感情建立在两厢的悲剧上，这种结合不明智，也没共通的东西，

怎么也合不上，找男女朋友宁可不找，也不要个凑合的，这就是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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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的难处。 

时日不久，奶奶发现这个女人除了“没人要”，而且行为也有

些反常，发狂、傻笑……，开始大家还能忍受，可慢慢的越发的严

重、越发的难以控制。还好这并不每日发生，既然当初出于好心收

留了她，把她赶走也便没什么过不去的，于是便有了家里的那一次

“绝情”的驱赶。不知当初奶奶的心情怎样，那几天可能是吃不下

饭的，要成为自己媳妇的人，竟要亲自赶走。这并不容易，乡下人

的“淳朴”这时变成了“犹豫不决”，足有三个月家里人都没提起

赶走她的事，情况越来越糟，也便事不宜迟，奶奶开始狠下心来，

趁那个“女人”还清醒时，把“她”的住处移到里面的屋子。那屋

子很小，没有窗户、黑黑的，每在烧饭时，奶奶总会弄得满屋是烟，

小屋里的生活想必苦不堪言。可能人变坏的第一步都是让别人恨

你，再没有压力的做些事来，可谁又能走出良心的圈子，既然是人，

谁也别想出去，除非死去。可无论怎样做那个女人还是对奶奶、爹

很好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心里可能没有“恨”，只有“爱”，就在这

种矛盾与痛苦中，三个月又溜走了。日子久了，什么想法都会淡去，

但越是进秋家里的口粮就越要省着吃，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麻烦，奶

奶还是下了决心把她赶走了。那天天有些凉，疯女人穿得少，一件

奶奶都舍不得穿的小棉袄就给了她，她最终被带出了山。事情往往

没有想的那般简单，四五天后的一个晌午，奶奶照例在院前拾掇菜

种,树前的一个黑影真吓了个“激灵”，抬头看过去，这是那件小袄，

奶奶扭头，回屋，闩门……自己坐在屋里生闷气。自然爹成了被骂

的冤大头，奶奶呼天抢地地哭诉自己的苦命，“你爹死的早，你又

是个跛子，这回又多了个疯子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……”。每到无

计可施时，女人们可能都会想到人生的坎坷，都会大骂老天爷，这

时被骂的男人们最好的选择是“不吭声”，一出声，必然被骂得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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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样子。可是难为人的是，沉默也往往会被加个“窝囊废”的名号，

男人真有些为难了，但爹既很老实，也就从未说过什么，只是傻傻

地坐着，想着男人能想的事。我的概念中，这么做最好，也不会把

事情闹大，等她们把苦诉完了，也照样干活。 

想到那疯女人还在门外，奶奶偷偷从门缝瞧个究竟，那女人还

在傻傻玩树枝，和稀泥，奶奶万没想到，这女人还能回来。但意外

还是发生了，她有了正常女人应有的反应——呕吐，奶奶从未想过，

也不敢想，可能是生的孩子多了，自然很敏感。不知奶奶有什么绝

招，开了门，在那女人身上摸了摸，便苦笑了出来，“难道老天又

跟我这老婆子开玩笑，偏生要给我个孙”。究竟爹是怎么搞的，这

便不得而知了，这……也便有了我，这给老实本分的一家人带来了

无尽的欢乐，真是阴差阳错，还是个白净净的男娃，村里自然想生

些女娃来，但绝不等于说他们喜欢女娃，很多人都坚定地反对歧视

女性，但当他男性地位受到威胁时，他也同样抗议。 

女人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奶奶也很少下去地里干活，爹就累

多了，可想到要有娃了，也美滋滋的，干活有劲儿。又是七八个月

的光景，奶奶每日看着疯女人，晚上也睡不实，生怕她出什么问题，

想到自己年岁已大，这个孙儿要是抱不上就没什么指望了。终于一

个草长莺飞、绿意满山的日子，可能那天是农历的端午，一个娃呱

呱坠地，爹兴奋得满世界跑，接生自是奶奶来干，男娃的我的出世，

让她难得的高兴，传宗的快乐远比其他更幸福。还是爹细心，才没

出闪失，毕竟是疯子生的娃，过了这几天，奶奶眉头又是紧锁，可

能怕我也是个疯孩子，每天都盯着我，真怕出事。疯女人出奇的不

断做出想抱我的举动，奶奶自是想给但最终还是没敢伸出手去，不

知她知不知那个小小的生命意味着什么，她那时也只会说“抱抱，

抱抱”，就这最简单的要求在她那也没法实现。 



◎ 春华·获奖作品选集 

196 

日子一天天的走，一个小鼠仔慢慢地也变得有了人形，既是全

家的焦点，待遇也必是最高的。可能出于愧疚，爹还是偷偷地把我

给那疯女人抱了抱，天公也从不纵美事，还真的把我摔了，爹自是

挨了大骂，疯女人免不了一顿打。对疯子，“打”不是为了让她明

白什么，只是让她怕而已，奶奶哭得伤心，爹再也不敢胡闹了，这

是那疯女人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抱她自己的孩子，对于一个母

亲来说，这世上最让她伤心的事莫过于见不到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或

是不能说上一句话，可疯女人好像理解不了，也无法理解。 

有了这次惊吓，奶奶有一次考虑赶走她了，留这么个疯妈，对

孩子不好，可不能再弄出个疯孩子。同一件事发生的多了，人才慢

慢变得心狠吧，就是这世外的村落也不能免俗，，这次奶奶可下了

大气力——一整袋米，托村里壮汉给他带出山，带得远远的，别再

回来。毕竟是他的女人，爹还是狠不下心，跟奶奶绊了好几次嘴，

很多情况下，并不是媳妇不好，而是家人有些不尽人情了，这辈子

都很少发脾气的爹，还是爆发了，奶奶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可爹越是

强，奶奶就越是落不下脸子，非赶走她不可，这时老祖宗的那一套

“孝”道便起了大作用，媳妇跟娘比，还是娘重要，娘说东，也只

能是东了。奶奶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壮汉把她带去个好人家，别亏了

她，走那天，奶奶抱着我站在屋前，疯女人还是毫无牵挂地玩着、

笑着，她的世界依然那般干净。女人仿佛知道怎么回事，拉走她自

是困难得很，她也只能喊清属于她的话“抱抱，抱抱”。毕竟都是

女人，都是娘，奶奶忍不住快哭了出来，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感情，

也跟着哭了开去，屋前顿时乱做一团，壮汉还是没放在心上，一把

拉走了她，离别时最好都找个心稍凉点的人，要不准有多大麻烦。

疯女人就这样被带出了山，带过了崖。 

这次奶奶放了心，也伤了心，对我的管教也就严了许多。三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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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，我就被送到村里的一个老师家学习，说是老师，也不过认得几

个字而已。 

这几年村里变化很快，崖道被打宽了不少，尽管还是有些危险，

比起从前可好多了。80年代的中国发展很快，大城市发展自然快得

很，但一切到了乡下就慢得多了，村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赶上了党

的好政策，我们家也不那么穷，但离富实在差得远，不穷不是富，

更不是小康。村里人也有了送娃念书的打算，看我也有八九岁了，

爹就托人给我找了学上，自然花了很多冤枉钱，乡下人没关系，只

能靠着那点养命钱买关系、买机会。记得那天奶奶给我缝了新书包，

又做了双新鞋，那天邻居家大伯带我去了县城，自小就生在村里，

自是没出过山，和奶奶的感情也深得很，但对新世界的幻想与好奇，

还是难以抑制。走的那天，我高兴地停不下来，一大早起来帮奶奶

打水，扫地。我是乐得很，可奶奶却有点不舍，那时我自是无法理

解，也理解不了，仍是一个劲的哼着儿歌，对于一个农家娃来说，

没有比给他一个念书的机会更美好的事了，这既简单，有时却也是

奢望。 

县城的一切，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，人多得要命，全是新面孔，

原来人还能这么长，既标致又可爱，有赶集的，有骑小车的，还有

穿裙子的，真无法想象我当初的心情是怎样的，除了欢喜，可能还

是欢喜吧。到县城念书自是花了很多钱，为了给我打通路子，家里

已是倾囊而出了，又要在县城吃住，确是不敢再想了，既已明白家

里艰难，也就从不计较。人就该这样，怒可能谁生下来都好命，自

是命苦就更该坚强，要不除了苦，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不过还好，

村到县城只两个小时的路程，况且周六日又会放假，我每日一早便

背上干粮，带上书上路了，晚上再走回来,对奶奶来说每天叮嘱我

小心崖道便成了常例,村里还有同龄的孩子,路上也不孤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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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就这样在欢乐与叮咛中流连，五年级的一个暑假，因为刚

刚考完升学试，正等着能否被录取的通知，没什么它事，也便轻松

了许多。个子已高了不少的我，自然包下了家里所有的重活，爹脚

不好，奶奶也有八十了。每日有事做，也不觉得累。老天生得我这

样壮实便是最大的恩宠了，人不能闲着，闲着准生病。不管怎样，

渐大的我，一直都会问及母亲的问题，奶奶每每总是敷衍几句，“生

你那天死了”，我又问起坟来，又是一句“找不到了，可能被哪家

开荒把地“坝”了”。从那，我也很少问了，只知道她是个不错的

女人，可是从我记事起，村里的同伴总叫我“疯孩子”，奶奶为此

也跟村里人吵了不少架，我只认为是爹脚跛的缘故，我也不再计较，

爹的老实性子显然影响了我。家里地不多，但农具还是有几件，收

拾打点也不容易。 

那天有些凉，和当初一样，但也没什么特别。午后忙完，一家

三口照例一起吃饭，可一阵叽喳声扰到了我们，奶奶第一个走出门，

仿佛她看到了什么，一把把我拉回了屋，拴上了门，正奇怪时，屋

外一声“疯娃，你娘回来了”。我有些慌，抬头盯着奶奶，她表情

有些异样，好像有话说，又好像有很大的委屈藏在心里。她叫我别

听他们胡说，照常吃饭，我还是跑了出去，是我家的枣树下面，一

群人围在那里，见我过来，大家都自觉地让出了路，我清楚地看到

一个满头蓬发，浑身脏污的丑女人坐在那里朝我傻笑。也不知怎的，

我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这也许就叫感应吧，任何人对于母亲心

底都会有种莫名的东西在起作用。“这是你娘，还不叫她？”一个

婶婶嘲笑的说。这怎么可能，怎么能这么造谣，我想跑回问个究竟，

可奶奶和爹已站在我跟前，“这都是命啊，造孽啊！”奶奶凄凄地说，

一把拉起那个脏女人，往屋里走，我尴尬地责问，却没人理我。“别

把这个脏女人带回家”，这是奶奶第一次打我，而且是在众目睽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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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下给我难堪。既没挨过打，挨打也便伤了自尊，我一气跑了开去，

想来，那样的尴尬，那样的突然，我只能这么做，这时也需要有人

给个台阶下，这对谁都好，事情也会很好解决。可我却没那么幸运，

只能硬挺着，夜里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回去，闷在被里生气，心里的

滋味可想而知。如果那个丑女人真是我的娘，那以前奶奶的那些话，

就都是花言巧语；如果那丑女人不是我娘，奶奶为何打我一个耳光，

为何那女人现在住在我的家里，我不敢想。但事情就是这般阴差却

不阳错，也仿佛是命中注定，那晚爹跟我进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长

谈。我，那时的我，像个突然被人扔掉的、没有一点气力的婴儿，

一切的一切我无法接受，一个几乎从天而降的要饭婆，居然是我的

娘？ 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起得很晚，可能昨晚睡得很晚，也可能根本没

睡，睁眼时，已近晌午，可能谁都不想吵我，其实如果睡眠时间能

长一点，也是个躲避的好地方，但毕竟会醒，而且快得很，“逃避”

比起“面对”带来的麻烦又不知要多多少。昏昏的我出了门，第一

眼便看到了那个疯女人，不过比起前一天干净多了，身子刚刚到枣

树的半腰高。 

奶奶叫我，拗着劲儿，我装作没听见，出山看地去了，可那疯

女人却一直跟着我，怎么甩也甩不掉，最后我躲在自己搭的树棚里，

才甩掉她，尽随着落叶睡去，醒来时已近傍晚，山还是那座山，水

还是那弯水，可是我不可能再是从前的我了。刚到村口我碰到了奶

奶，“你娘跑哪去了，快找哇”，“走得好，省的拖累人”“混帐东西，

她再疯，也是你娘，她没了看你对得起谁”。一晚上我和家里人到

处找那个女人，巧合却往往发生在不想发生在他身上的人身上，居

然让我碰见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人还是有私心的，趁着月光，我偷

偷看了她几眼，一种莫名的东西在她脸上若隐若现，但我确定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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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不是母子情，母亲就不能和孩子分得太久，三五个月还好，要是

一年甚至几年，那维系亲情的绳子肯定会断，断了，想再连起来就

难得很，就算连上了，感情也定比从前淡了，甚至不能叫她母亲。

我把 “她”带回了家，天已蒙蒙亮，以后奶奶每天看着她，生怕

她再跑丢了，可能她也是在还良心债吧。 

在这混乱又烦心的暑假，终于还是有件让人高兴的事，县高中

的录取通知书发了下来，我被挑中，有机会上学已是不易，有高中

上的更是让人欢喜。但是幸福往往是短暂的，高额的学费和家里的

变故，让我一筹莫展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家里的锅碗盆常常被那

女人砸坏，奶奶只是更仔细，也从未打骂过，可能年岁大了，也看

淡了吧。 

到了高中不能再家里学校往返了，每周一天的假期我也照例回

家帮着干活，在学校吃住自是节俭得多，也偷偷拾起垃圾，贴补些

花销。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，捡垃圾其实是个能赚钱的活，只是脏

点、累点，还要有颗健全的心。每次回家，我都会带些钱去，爹知

道我在学校过得艰难，为人父却不能尽父心，男人做不了真男人，

也只能染些怪习来抵，旱烟叶子很多，爹每天要抽上十几根，我也

没办法，他只能想出这么个解脱法了。疯女人每次见我还是傻笑，

却从未碰过我，日子久了，对她我也只能接受了。 

村里的长辈身子都硬朗，越是年老的女人就越是显得精神矍

铄，奶奶近九十了，还很能干，张罗家里的事，自是第一个挑梁子。

高中二年级的一个假期，我和奶奶在院里洗菜，我突然发现，奶奶

真的老了，再不像从前那样硬实。背弯多了，白头发又多了一层，

也有些不愿说了。 

毕竟是她身上掉下的肉，也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爱吃门前树上

的果子的，我每次回家，她都会再捧来一堆放在我跟前，而后便是



张伟·母亲不是娘 ◎ 

201 

惊恐、傻笑了。每到这时，我的心底都会猛地一缩，这种感觉仿佛

近得就在身边，却又发现那情痕仍是很深，历久弥新，似淡犹浓。 

依然是个金秋，依然是红叶满山，依然是小桥流水，但我却仍

只愿那疯女人是个过路人，同学问起我，也只应付“娘生我那天死

了”，自是各乡考上来的同学，对我也不熟悉，也没人再加过问了。

村离县高中这回有三个小时的路，一个在最南，一个在最北，自是

有车来回，但也只一星期两次，虽说少了点，但比从前也不知幸福

到哪去了。照例我仍是捡垃圾，卖钱，上学，平淡的日子心里却无

法平静，每次想到家总是有说不出的苦，想哭又只能强忍。男子汉

“哭”是不应有的，这也不公平，谁规定是男人就必要坚不可摧，

哭就只是女人的营事，这不公平。 

家里的枣熟了，爹总会捎些过来，也时常会带些钱给我，我总

是存着不花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舍得。还记得那是个不起眼的秋，

却是山花绽满山，好看极了，美得有些不够真实。一个下午，爹来

到学校找我，这是他第一次来，我立刻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了，除了

意外,更有害怕。“娃，昨，你娘一早抓了些枣，跑走了，我在地干

活，你奶在后院整地，也疏忽了，现在两人都不见了，你快去找找

哇！”看爹是一早就出来的，可能赶上了早车，拖着他那瘸腿不知

费了多少力气。老师听到“娘”时也感奇怪，谁会想到这还算优秀、

俊俏的孩子会撒谎自己没娘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直往回村的路上跑，

想寻到她们，已近傍晚，也顾不得这许多，走过山路，穿过那段崖，

又穿过一片林，所有的路都寻了，可就是寻不到，这就是造化吧。

天黑了,什么也看不清，天亮了，路上却零星的点缀着几颗枣子，

仿佛通向天国。 

山花依然那般绚烂，鸟啼依然那般清脆，枣子还是照常生着，

长着，了无牵挂，一切静得有些安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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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进那块从未有人涉足的密林，林还是那片林，草还是那样的

草，花儿无忧地快活着，水儿美滋滋地叮咚响，一切美得像个天国，

一棵仿佛家里的那棵枣树，正结着果子，树下是一片花丛，丛中央，

两个女人安详地躺着，了无牵挂地睡着了。 

只有我——跪在丛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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